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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
一条溪水的源远流长

彭运南

茶乡的群山之间，那些石阶依旧蜿蜒着旧时乡人踏落

的痕迹。青石在烈日下闪动着幽幽的光，梯田层层递进，山

势渐次缓落,一溪白龙，从青葱深处破岩而出，乡人称之为白

龙溪，也叫白鹿泉，沿泉流溪水还有一条长长的“打马道”。

这些山水道路的命名，仿佛藏着一个古老而隐晦的寓言。

此地风物多着墨于翠绿，然而历史中真正的墨痕，总需

穿透层层的叶隙才能窥见一二。

（一）
欧海的名字，便浮荡在宋代的残卷之上。欧海，南宋淳

熙五年（1178）进士，师从杨万里，司户参军于零陵……史家

落笔仅此而已。翻动州志的纸页，指腹触到的不过是三行字

痕，像山阶上被足迹磨去的棱角，被风吹去了体温与气息。

南宋，那个名叫欧海的读书人，行走在白鹿泉边的打马

道上。他从湿热的南方出发，袖中夹着自己所写的诗稿与策

论，沿着驿路疾行，叩开了杨万里的大门。

欧海立于杨万里的庭院中。那个夏日，飞鸟在树梢的绿

意中喧哗成一片。他双手呈上的文章，被杨夫子轻轻搁在案

头。“器识远矣，文者未也”，老先生的评语似一杯涩茶灌入

欧海的喉咙——字字如针般刺进他的肺腑。先生目光穿过

了那些浮华的词藻，洞见他文心深处尚存的空洞。杨万里拿

起《孟子》，轻置于欧海胸前，朗言道：“须自此间觅气骨。”

那部书沉如山石，压在游子归乡的背脊上。

我仿佛听见茶乡的山坳中深夜烛花迸裂的声响。上鲇

塘，欧海的居所里灯火摇曳，茶已凉透而犹未觉，摊开的竹

简上墨字如蝌蚪攒动，每一个笔画都在他心头烙下印记。

窗外竹林染满月色，夜风掠过竹叶如泣。他的骨血在黑暗

中燃烧。

整整一年之后，欧海重新站立在杨万里的庭院中。他指

尖下的文字脱胎换骨，带着茶山蒸腾的气息和溪水的澄澈，

文骨峻拔如刚采的新茶。那个夏日院中的蝉鸣如潮水般涌

起又退去，先生拍案而起的声音打破一切：“子非复吴下阿

蒙矣！”

（二）
杨万里眼中惊异的光芒照亮了欧海，也照亮了那段被

时光遗忘的空白岁月。茶山积年的薄露终于凝成琼浆一

滴。书斋里悬垂的那支枯笔忽然坠下——它再次饱蘸墨

汁，是出于新的力量。茶乡士子于笔下的耕耘，此刻真正发

芽生长。

他携着进士的印信赴任零陵，成了司户参军。零陵山水

之间曾留下柳宗元的足迹，也收下了欧海的履痕与书箱，尤

其是他写下的《劝农十章》，思想之深邃，辞章之华丽，居然

还赢得宰辅真德秀的高赞，何其幸哉！

我在永州的巷陌间穿行，寻找欧海当年遗落的气息。柳

宗元在钴鉧潭种下的诗文已是参天大树，零陵城头依旧悬

挂着他的名字，如晨雾般经久不散；黄庭坚任县令时的墨韵

尤在官衙的朱门梁栋上游走；欧海的司户之印，就在这般巨

影下运转……

欧海在零陵的日月里，“劝课农桑”四字是他沉甸甸的

职守。他曾挽起官袍下摆，踏上水田泥泞的田垄，“劝农”非

虚言耳。禾苗青翠如碧，他的布鞋上沾满新鲜的泥浆。或许

就是在某个“劝农”回归署衙的深夜，欧海掌灯写出十首劝

农的韵句，诗稿上仿佛还沾着茶乡乡土的清芬——只是这

些纸页早已零落尘沙，与那些未被记名的薄税调整一同消

陨，如同新雨渗透田地，化入沃野，不留痕迹。

唯一坚固的，只有他关于乡土的执念。

（三）
后来欧海卸下官袍重返茶乡高陇。某日，他沿着曲折流

经故园的溪水踱步——儿时戏水的石矶尚在。茶乡的山风

带着新茶的醇香拂过他的前额，那条曾被叫作“鲇溪”的流

水，在欧海眼中却应名为“泉龙”，像脐带般连接着他命脉的

源头。他郑重挥墨题写于碑石之上，石匠以铁凿雕琢着他的

心意，碑便立在溪水一侧的山坡上。

石碑被时光的风吹去棱角，风化的笔迹在百年间扭曲

变形。乡人匆匆经过时，那竖写的“泉龙”二字，竟被误读作

了“白水龙”，最后简化为“白龙”——文人所铭刻的真意被

民间口耳剥蚀为传说。那方碑石依然隐在溪畔树丛中，像一

位闭口不言的老者。山间云水奔涌千年，却未冲断这条被另

起了名字的溪流。

杨万里的《诚斋集》在书页间永久绽放，他的文气在世

人唇齿间流转。茶乡山中那位进士欧海的遗稿也结集成了

《唯斋文集》，遗憾的是早已随风飘散，只余一段拜师苦学的

旧事，凝结为竹林间缥缈的薄露，或山道上被踩踏了数百年

的石阶痕迹。那些石阶承载过无数乡人的脚印，也承受过欧

海当年的步履；阶面被磨得光亮圆润，一如往事被时间磨去

了棱角，却变得更加坚实深沉。

史笔如刀，终究只刻下浮尘之上的三两姓名，而欧海以

一条重新命名的溪水在时间里刻下自己的碑石——纵然

“泉龙”已被误会，那错失的声响，反而让它在山民口中获得

了意外的永生。

文字易朽如沙聚之塔，惟土地以它的误记与遗忘，护住

了人间最深沉的血脉。

茶乡的青翠从未褪色，梯田的曲线依然柔美蜿蜒。欧海

曾行走过的那条打马道上的路石，早被无数赤脚磨去棱角，

光滑如卧龙之脊，默默延伸进白云深处。而那条白龙溪水，

仍如六百年前他目睹的形态，奔流不息，昼夜向前。

谒炎陵
廖立新

是火，是炎，是焱（yàn），湘东南山陵地带的八月，升

腾的是比火球、比烈焰还要滚烫得多的暑气。白炽炽，明

晃晃，闪着刀剑的光，暴阳直剌剌砸向地面，像打火石敲

在地面，在汗盐浸渍的眼眸里敲出炫幻的金星。火热的暑

气阻遏不了火热的激情，虔诚的钦敬里跃动着对中华文

明的好奇。

是人，是从，是众，带着朝拜者的虔诚，从地球的另一

端，从天涯海角，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跨过午门，在

行礼亭稽首，清心；走进主殿，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膜拜，致

敬。仰望碑亭，巍然矗立；瞻顾墓冢，绿草茵茵。历史不再

邈远，传奇就在眼前。

是水，是沝（zhuǐ），是淼，浩浩洋洋，从昆仑之巅，到

东海之滨；从洪荒之世，到文明昌盛。是承载了太多的悲

伤，还是眼泪滂沱成河？洣水滥觞，湘江扬波，竟然负荷不

起这沉重的棺椁！神龙化为石龙，是该后悔自己的莽撞，

还是该庆幸自己永远地追随？

是木，是林，是森，满山满坡，郁郁葱葱，站成兵马俑

的姿态，护佑着圣陵。没有谁比它们更懂陵墓里的老人，

也没有谁比陵墓里的老人更懂它们。构房造屋，制作耒

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天知道

老人的脑海里隐藏着多少撩人的创意！

是屮（cǎo），是艸（cǎo），是芔（huì），随滩就泽，潜

滋暗长，是浪漫活泼的精灵。只要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

就能收获串串沉甸甸的稻穗；只要长成一株直直的麻秆，

就能织麻为布冬暖夏凉。熬汤为汁祛除湿热燥邪，吐故纳

新自可培本固元。天地涵养万物，皆有效用；神农亲尝百

草，以为典范。

这是一场美丽的相遇。土和水的相遇有了粮食，水和

木的相遇有了汤药，木和金的相遇有了房屋，金和火的相

遇有了斤斧，火和土的相遇有了陶器，人与货的相遇有了

集市，人与人的相遇有了友谊与爱情，炎帝与中华的相遇

有了灿烂的文明，游客与炎帝陵的相遇有了美好的记忆。

“渌江桥，十拱九个墩，四十八等（阶）下南

门……”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醴陵，渌江河上

既能过行人又能过大小型人力车的桥梁，只有

渌江石拱桥。

（一）

每日天一亮，连接城区与南门的桥面上就

热闹起来：从西乡、南乡进城的人和车要走南

门上渌江桥；从城区以及东北乡的人和车要去

阳三石、八里坳和火车站，也必须从渌江桥下

南门……过桥的人各色各样，车却是清一色的

人力车——独轮车和两轮车。

醴陵独轮车有两种：

最普通的一种叫“土车子”。这种“土车子”

装有一个直径 0.45 米的实心铁箍硬木轮子，两

条又弯又翘的车臂尾端连上小扁担和绳索可

让人肩扛手提并举着向前推。它车身矮、重心

低，货物装在独轮后方的车架上，一般会配置

一个竹篾大箩筐。车长约 1.9米，最大载重可达

300多斤，是当年醴陵普及率最高的运输工具。

第二种叫“高车”，顾名思义，比“土车子”

高、大、上，独轮直径有 0.7 米，也是铁箍硬木

轮子，但不是实心，其轮芯由木质辐条呈放射

状排列、镂空构成，既减轻了重量又显出美

观。独轮盘两侧配置栏杆，各铺一块宽 0.33

米、长 0.85 米的整块厚木板做车厢板，前头斜

装一块等宽的挡板，既可运货，又可载人。昔

日家境较好的妇女回娘家或逛街市便坐此

车。一侧坐人，一侧放包袱行李，这在当年，是

很体面的出行。

渌江桥建桥之始，建造者就有先见之明，

在近 200米长的渌江桥桥面上铺设了左右各一

条“土车子”行走的专用道。

渌江桥面上的麻石呈长条形，宽约 0.3 米，

长短不一，与桥的走向垂直铺设，即东西方向

铺设（横铺）。而这两条“土车子”专用道的麻石

则是顺着桥的走向铺设，即南北方向铺设（竖

铺）。每块石头长一米多，宽一市尺左右，其上

凿有一条宽 7～8 厘米、深 2～3 厘米的凹槽，又

将两条同宽度、同方向的麻石夹住有凹槽的麻

石条一齐铺设，这样桥面上“土车子”专用道就

有三块麻石的宽度，宛如两幅各宽约 1米、长约

200 米的灰白色绸缎带飘落在桥面上，与其他

横铺的麻石块构成美观的几何图案，让人过目

不忘，不得不赞叹百年前以陈盛芳为首的醴陵

造桥人的智慧。

（二）

矮矮的独轮车在渌江石拱桥上独领风骚

三十多年后，另一种人力车——胶轮大板车，

登上了渌江桥。它与“土车子”相比，轮子从独

轮变成两轮，材质从木质改为钢铁，直径也大

了一倍，气势比“土车子”足多了。

这个胶轮大板车，醴陵人把它做成了极

致：两个直径 0.8 米的车轮用上了 1958 年后出

现的“高科技”——滚珠轴承和充气橡胶轮胎，

车厢用上好杉木板围挡，并可拆卸。

这种胶轮大板车最大载重可达 1 吨，主要

运输醴陵各瓷厂需要的瓷泥、煤炭等物资。常

见专业板车师傅拖着高档板的煤车，一把大号

铁锹插在车顶上，威风凛凛地在醴陵大街上奔

走如飞。可是到了要上渌江桥时就不得不停下

来了——渌江桥为了保证丰水时节桥下船只

通行，从桥墩到拱顶建有 12 米的高度，留足了

空间，而城区受原路面宽度以及房屋的限制，

空间狭窄，没有长距离地面来缓冲上下引桥的

坡度，因此渌江桥的引桥长度很短，坡度却很

陡。要上桥，空车勉力而行，载重车就只能望桥

兴叹了。

怎么办？近一吨载货的大板车必须上桥过

桥，总不能把货卸下来吧！醴陵人“霸得蛮”，于

是，一幅幅渌江桥上的“打搏推车图”便每日在

南北桥头上演。所谓“打搏”，就是五六辆大板

车到桥下时都停下来，几位车主临时随机组

合 ，齐 心 合 力 把 车 一 辆 辆 轮 流 推 上 去 。“ 打

搏”——打伙拼搏，这是一个醴陵运输工人创

造的词汇。

“打搏”的人员有不成文的“编制”：载货量

不大时是“4 人编”，然后是“6 人编”甚至“8 人

编”。先说“4 人编”吧。车主手握左右二个车把

手，一边肩膀套上绳索，面向桥面背朝天向上

拉车，车厢后方下角各一人俯身用肩往上扛

车，再一人直立在后车厢，背向渌江桥用脊背

发力一步一蹬向上顶车。如果车子载重量大，

车厢前方左右各加一人用手推，如载重量更

大，那就左右两边再各加一人，这就是 8人的配

置了。

“打搏”的主角是拉车的车主，他既要俯身

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既要手提起沉重的车把，

又要平衡后面几人的用力不匀，避免车辆偏向

驶入引桥中的台阶而翻车，除了体力，更需要

胆略和经验，着实不易。

开始，只见车主拉车在离引桥约十米处的

平地逐渐加速冲刺，其余人等扶车助力，一旦

轮子接触到引桥时，众人各就各位：肩扛、背

顶、上推，车子快速向桥面冲……这时，橡胶轮

子滚动无声，而“打搏”人的鞋子与引桥陡坡的

摩擦声却叽叽入耳。行至吃劲关头，从车主到

众“打搏”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高声呐喊：

嗨！嗨！嗨！甚至一旁的步行者也会跟着呼叫助

威。更让人惊心的是，如果渌江桥引桥上同时

有两三组“打搏”的板车次第冲刺时，那喊声更

是粗犷吓人。

有缘的是，那年月里，我也曾是“打搏”队

伍中的一员。1961 年，我 10 岁。这一年，父亲见

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无法糊口，便作出了一个

重大的决定——从工厂下放辞职，用下放的安

家费购置了一辆胶轮大板车，开始干个体搬运

工赚钱。从此，父亲每天两趟，拖着货物奔波在

路上。

母亲有时会安排我和哥哥轮流去帮父亲

推车，如果碰上大板车要拉货上渌江桥，就一

定要去帮一把。

又是一个帮父亲推车上渌江桥的日子。

“打搏”上桥时，父亲拉的板车装货一千七八百

斤，高高上翘的车尾部被两个并不相识的叔叔

用肩扛着，几乎匍匐在引桥上，而父亲则在车

前掌控着两个车把子死死地向地面压去，沉重

无比。见此，我紧紧站在父亲左手边，用身形提

示他不要往左边的台阶偏靠，同时用两只手交

叉托住左边的车把，使出浑身的力量往上抬

起。心里想：多我一份力，父亲手上就能减少一

分重！看着父亲颈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被汗水

浸透的脸，我突然傻想：如果我松一下手劲，父

亲会不会就栽倒在桥坡上……渌江桥上本是

个看风景的好地方，可是，在那年月里，推车上

桥气喘吁吁之时，我竟然讨厌起渌江桥来。

胶轮大板车“打搏”上渌江桥耗费的超强

体力，累倒了多少精壮汉子。第三年，父亲就因

体力渐减，重操老本行——陶瓷彩绘去了。

（三）

几年后的 1966年，渌江桥南北桥头又安装

了电动绞车——一根直径约 20 毫米的钢索在

桥头右侧向上移动，拉车人手握一根“拐枣”状

的钢挂钩，搭在钢索上，绞在一起，借力上行，

一个人就把满载货物的大板车轻松搞上桥了。

我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的日记里记录了渌

江桥上的这个变化：“上午，我到了赵幸生同学

家，同他到街上玩。走到渌江桥，看到那里安上

了绞索，胶轮板车上桥再不要像以前那样七八

个人一起推上去，人累得很，又危险……”

“挂一次钢索上桥要 5 角钱。”醴陵老南门

人肖帮志说：“现在的‘醴陵门’前坪处原有一

幢二层楼房，二楼面对渌江桥有个窗户，开关

绞车的人就坐在那里控制。看到挂索人一举手

示意，电铃就响一声，钢索就往桥面上移动

……”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桥上的“土车子”和

“高车”渐渐稀少至绝迹。终于有一天，桥面上

有凹槽的大石块被取出来翻转 180 度再嵌入，

其他直铺的麻石也调转 90度横铺，成为现在见

到的平坦却“平庸”的桥面，也就听不到那有节

奏的唧—哑—唧—哑的声音了。

电动绞车的“寿命”也不长，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醴陵大桥和西山大桥相继建成，胶轮大板

车也不必凭借绞索上渌江桥了。接下来，手扶

拖拉机、摩托车和汽车的普及又让胶轮大板车

逐渐淡出了江湖。

渌江桥下的河水不舍昼夜。不经意间，桥

上人力车的喧哗声消失了；无语立晨昏的石拱

桥人流不减，迎来了它的 100周年。

人力车不复存在，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替

代；而渌江桥屹立百年并将永存，因为无可

替代。炎帝陵大殿 蜿蜒在群山间

的白龙溪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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